第二部‧混血的後果

「我不認同你！

在這世界生存，要的就只有實力，和一顆無情的心。」
雖然狄斯不肯說出她所知的全部，

但我已從她口中得知我「重生」後和一般人不同之處。

我和她一樣，身體不會老，更不用說老死了。

我和她不同的是，她是強大魔力而產生的高等魔族，

我卻是因為人血和某種生物混血的結果才變得長生不老。

至於是甚麼生物，她好像知道，但總不肯告訴我。

更糟的是，我發覺「自己」不是「自己」。

那是由一個月圓之夜開始的—

正值深夜，我被一種劇痛弄醒。

那是由身體深處傳出、難以忍耐的痛。

我真想仰天長嘯，以抒發這痛徹心脾之苦。

看見身旁的狄斯睡得正甜，只好輕輕的鬆開她的手，

靜悄悄地離開屋子。

不知不覺，我已到了城外森林區的湖畔。

雖然最少已過了半句鐘，但胸口的鬱悶仍沒半點消減。

我當了暗殺者已有兩年，受傷多不勝數，

（如果我身法慢半點，性命早丟了！）

可這次卻比任何一次來得痛。

再經過約半小時的掙扎，大汗淋漓的我終於忍受不了，

痛得跪在湖旁，意識也越來越模糊…

我腦裡看見的映像，是在湖裡我的倒影。

在他那棕色的眸子中流露著一種哀傷的感覺。

我不禁問自己，為何悲哀？

在這一瞬，痛楚停止了。

我聽見兩個人的對話聲，

轉頭一看，不由得呆了。

這一驚可是非同小可，因為…

他們不是別人，正是「我」，除了眸子顏色不同，

可說和我一模一樣。

左面那人長著一對銀色的眸子，他慢條斯理地走近另一人，

以一把和我沒兩樣的聲音，輕描淡寫地道：

「仁，是時候決定誰是『主人』了。是我，還是你。」

我正想隱藏行蹤，才發覺身體動彈不得。

右邊那個黑瞳男子答道：

「鴆呀，你還不明白？我和你都是『主人』，缺一不可。」

鴆續說：

「我不認同你！

在這世界生存，要的就只有實力，和一顆無情的心。」

仁道：「如果我和你其中一個被消滅，我們就沒有辦法達到『完全的存在』，

為甚麼你還不明白？」

鴆開始沉不住氣，拔出腰間的佩劍：

「上次有『昇』救你，這次你不會再這麼走運了！」

看見那劍，我的頭很疼，那柄劍，我見過…

鴆發動連綿不斷的攻勢，劍氣四面八方的攻向仁，明顯地佔了上風。

仁拿著短劍，只是不住的擋格。

有幾次，仁險些就被鴆的殺著擊中，全仗少許運氣才得保全性命。

但仁戰敗只是時間的問題。

終於，如我所料，仁格開鴆的一下重擊後不支倒地，

鴆看準這一刹，一劍向仁的胸口刺去，眼看仁的性命難保…

此時，一個黑影閃過，把仁帶走了。

「是您逼我的！」

救了仁的，竟是狄斯。

出奇地，鴆表現得十分冷靜。

他收起長劍，走近狄斯，一把扯開她抱著仁的手，把她拉到一角…

「！」

一記耳光。

令我驚異的是，狄斯沒有還手，

她只是輕輕的把掌心放在紅腫的臉上，低著頭，一言不發。

「哼！妳這個心腸歹毒的賤人，不但不幫助主人，還妨礙我？」

鴆帶點怒氣地說。

狄斯沉默不答。

鴆冷笑道：「妳還在這裝善良？妳這個妖女連自己的妹妹也不放過，

把她打得昏睡過去，現在卻救她的主人？」

鴆的說話把我搞得一頭霧水，這麼多主人？

狄斯抬起頭來，已然熱淚盈眶。

她罕見地表現激動：「是您逼我的！」

鴆冷冷地道：「我只是稍為減少對妳的魔力供應，

妳就應允把自己的妹妹殺掉。哈！好一個妖女！」

狄斯越來越激動，想出手攻擊鴆，身體卻在途中軟了下來。

她跪在地上，呼吸急促，雙手抱頭，發出悽厲的慘叫聲。

「我是妳的主人，妳只要實行我的命令就好了，別要再忘記，

否則我就要了妳的命。像妳這樣的使用魔，我想的話可以再造，

造多少個都可以，不要以為自己很矜貴。」

說著鴆竟然走向仁，並道：

「仁，就是她把你那溫柔體貼的使用魔弄得半死不活，她就隨你處置好了。」

然後把劍交給仁。

仁握著劍，緩緩站起，一步一步的向狄斯走去。

她滿頭大汗，和平日不可一世的樣子差得遠了。

不要說閃避，就是站起來，現在對她來說都是極艱辛的事。

仁目無表情的看著她，舉起手中的長劍，眼看狄斯要成為劍下亡魂，

我的身子卻仍然不聽使喚，全然動不了…

那一劍確實命中了。

「如果我殺了妳，她會很傷心的。」仁只是斬下狄斯一小撮頭髮。

他正要離開，突然昏倒在地。

「真是單純的傢伙。這次即使不死，也要休養一段長時間吧！」

鴆奸笑道。

「劍柄有毒？」狄斯吃驚地問。

「哼！我可沒有說沒有。」鴆面不改容地答。

說罷一步一步的走近仁，劍向下刺…

在這千鈞一髮間，仁消失了。

「嘖！又是昇。」

看到這裡，我又感到眼前一片模糊…

「狄斯小姐，師傅的眼流血！」

到我再睜眼的時候，我又回到湖畔。

頭，沒有再痛。

趁著狄斯和雲雀未發覺，我急步回家。

回到家，我禁不住想：「如果那夢是真的…」

看見狄斯仍在床上熟睡，我一時之間倒不能下結論，只好靜候早晨的來臨，

才證實夢的真偽。

好不容易到了早上，我刻意比狄斯遲起床。

「早安~ 主人~」狄斯不知從哪端來一盆水給我梳洗，這是第一次。

當然了，每天我都比她早起，她從來沒有機會做這種事。

作為測試，我沒有說甚麼，只是盯著她。

「？

幹甚麼？難不成… 您想親我？還是…

可是現在是早上哦~」她竟然輕蔑地回望我。

難道那夢真只是夢？

在我得到答案前，另一個問題出現了…

一把熟悉而略帶稚氣的聲音道：「師傅早。」

是雲雀。

往常的我，總會微笑回答她。

但今天，不知何解，我做不到。

我甚至有一種衝動，一種把她殺掉的衝動。

頭痛欲裂的感覺再次出現，這次我抵受不住，只覺雙眼一熱…

接下來，我彷彿成為一個觀眾，成為第三者，

只能看見自己的動作，對自己的一舉一動卻完全失去控制。

雲雀吃驚地向狄斯說：

「狄斯小姐，師傅的眼流血！」

從狄斯的表情看，她對這並不感到訝異。

對於雲雀的質問，她完全無動於衷，只是淡淡地道：

「別鬧了，沒事的。」

然後自顧自的把土司往嘴裡送。

雲雀更急了：

「狄斯小姐，妳看，師傅眼睛的顏色不同了，變成銀色了。」

銀色？

這時，那個「我」已回復原狀。

「我」說：「狄斯，出發了。」

那是一道令人難忘的聲音，冷漠得像機器人，彷彿心中完全沒有感情存在。

沒有錯，是鴆。

接下來會發生甚麼事，我實在不能想像。

但轉念一想，即使我能預知將會發生甚麼事，也一樣阻止不了。

此時，一種無力感湧上心頭。

「妳不會是愛上了他吧？」

在路上，鴆上下檢視狄斯：

「是誰叫妳穿成這樣子的？這不是埋沒了妳的天賦本錢嗎？」

狄斯沒有說甚麼，只是飛快地換上當初那套性感的裝束。

鴆續說：「我吩咐妳的事，辦妥了沒有？」

狄斯不答。

「妳不會是愛上了他吧？我只吩咐妳去迷惑他，

然後在他不為意時給他致命的傷害。千萬別忘記，妳只是我的部下，是我的奴隸，

要遵從我的命令，否則多少苦也有得妳受！」

狄斯始終緊閉雙唇，沒有回答。

「還有，家中那女孩很礙眼，殺了她。」

她的口唇微微顫動。

鴆盯著她：「有不滿？」

狄斯雙眼望地，有點無奈地道：「沒有。」

鴆顯然不重視狄斯的反應：

「妳上次說，龍的角是最堅硬的東西，是不？」

「是。」這是我聽見過，狄斯最沒精打采的聲音。

「好，我們去屠龍。龍在哪？」

也不知道走了多久，總之他們到了一座渺無人煙的山上—

他們進了一個山洞。

「狄斯，我的劍呢？我不喜歡用短劍。」

狄斯不知從哪裡取出一柄長劍。

那正是我那「夢」中看見的劍：

長度十分普通，是單手使用的類型；

雖然我不清楚它的來歷，但從它的寒氣和柄上的惡魔雕像看，

它絕不會是甚麼聖劍，倒有點像邪劍或魔劍。

狄斯以毫無感情的聲線說明：

「這洞內的是一條年約二百歲的赤龍。

在龍來說相當年輕，尚未成氣候。

  牠的技能是高達數千度的火燄，可以燒毀任何物件。

  身上有堅硬無比的龍鱗，全身上下唯一的弱點就在沒有鱗片覆蓋的腹部。」

鴆突然捏了狄斯的胸部一把：

「怎麼這樣冷淡嘛。今晚我給妳好好的爽爽吧。」

這看得我雙耳一熱。

我再次盤算怎麼能奪回我的身體，但想歸想，我又能做甚麼呢？

「你殺了她也好。」

走到深處，耳際傳來一道充滿威嚴的聲音：

「愚昧的人啊！不想死就快走。」

鴆冷笑一聲，反而加快腳步，帶著狄斯往洞內走去。

鴆邊走邊說：

「牠是否百毒不侵？」

狄斯想說「不知道」，但說到「不」，一條火舌已到了二人眼前。

鴆靈活地向旁打了個空翻，狄斯則施轉移魔法，完美地避過赤龍的第一擊。

赤龍盯著鴆不放，高達數千度的火燄向他招手，彷彿要把他完全吞噬。

鴆邊跑邊施放冰魔法，暫緩逼近的攻擊。

赤龍見火燄沒有命中，改以尾巴向鴆掃去。

鴆，是沒有命中，反而擊中了狄斯。

赤龍見狄斯被擊中，便一把抓起她，對鴆說：

「你的伙伴我要了，你要救她就停止攻擊，

這樣也許我會放她一條生路。」

但它剛說完，鴆的身影已不在它視界內：

「隨你的便。」

赤龍有心引鴆現身，於是收緊抓著狄斯的手。

此舉使得向來性格倔強的狄斯也禁不住劇痛，發出悽厲的叫聲：

「呀…呀呀！」

可是這仍不能使鴆出現，只聽得他冷冷的道：「你殺了她也好。」

赤龍被他這麼一激，手下使勁再不留情。

狄斯的慘叫聲越來越大，眼看要被活活捏死了。

可能是覺得這樣做不夠徹底，赤龍把狄斯放近口邊，看來想把她燒成灰燼或吃掉。

此時，一個人影閃過，那是一個男人。

他抱起狄斯，劍不在手中，卻已插在龍腹。

赤龍也因為要害被重創，倒臥在血泊中。

因為剛才的劇痛，狄斯在他的懷裡抽搐，咬緊牙關，痛得說不出話來。

他伸手輕輕的替她拭去臉上一滴滴斗大的汗水，溫柔地道：

「已經沒事了。」

雖然這人外表和鴆沒兩樣，但從語氣以至神態看，他一定是另一人。

「鴆已經不在了，沒有這個必要吧。」

這個來歷不明的男人，就是這樣抱著狄斯。

當他打算離開山洞的時候，狄斯強忍痛楚，說：

「請您斬下那龍角，一起帶走，好嗎？」

那男人答：

「鴆已經不在了，沒有這個必要吧。」

他雖然是這樣說，但仍接受狄斯的請求。

*********************************************************************

在路上，他問：

「妳打算怎麼處置這龍角？」

「造劍。」

他續道：「鴆？還是仁？」

狄斯聽後臉紅耳熱，半晌不答話，

那男人也不再追問了。

*********************************************************************

他們到家後，那人輕輕的把狄斯放上床，自己則坐在床沿，說道：

「想必妳已猜到我是誰吧。」

狄斯點了點頭。

他續道：

「那我可不可以委託妳一件事？」

狄斯又點了點頭。

之後那男人的話可說是莫名其妙：

「現在的『他』一定給弄得一頭霧水，

待會我把他找回來，妳向他說明現狀。

之後事情發展如何，就看他的造化了。」

狄斯點頭表示明白後，

那男人微笑，應了句：

「那拜託了。」

話畢就瀟然離去了。

下一秒鐘，我已身在床上，旁邊只有狄斯一人。

看來我重獲身體的控制權了。

「您真的想知道？我認為您不會想知道。」

也許很可笑，但我醒來後做的第一件事，是照鏡子。

鏡裡頭的我，眸子是棕色的。

「不會有錯，這是我。」我心想。

接下來要確認的事，答案在房間中—

「狄斯，狄斯。」

我不住搖晃她的身軀，一方面不敢太用力，怕弄痛她的傷口；

另一方面又怕她不醒來。

果然，她沒有睜眼…

我感到無可奈何，突然靈機一觸：

心靈感應！

我心道：（狄斯，狄斯。）

過了十五分鐘，我正打算放棄時，她才回應：（甚麼事？）

我道：（妳起來和我談談好不好？）

如我所料，她答道：（人家身子不舒服，就這麼談好嗎？）

其實何止不舒服？這不是重傷是甚麼？

我沒有說穿她，只問：（我身上發生了甚麼事？）

她遲疑了片刻，才說：（您真的想知道？我認為您不會想知道。）

我反問：（妳知道我已明瞭很多東西的，是不？）

狄斯輕嘆道：

（很長的，您耐心聽我說…）

之後我和她花了約一至二小時談我身上發生的事，在途中我有數次打斷她。

由於內容實在太冗長，所以總結如下：

每個人都有善惡兩面，只是一般來說不會、或很少有其中一面表面化的情況。

我十五歲死時得到魔界統治者—魔王的血，在混血的效果下，

我享受到長生的好處。

但有得必有失，混血也使我得到非常強大的力量，

一種強大得使善的「我」和惡的「我」完全分離、難以駕馭的力量，

而這正是魔王所說我身上唯一、也是最可怕的詛咒。

情況有點像人格分裂，分別在於這些人格的力量各有高低。

那個被稱為「仁」的就是掌管善的人格。

他愛用短劍，同情心旺盛得有點濫情。

也因為這種性格，過去曾有多次被自己所救的人反噬的經歷，

被朋友出賣也屢見不鮮。

他的魔力在一般人之下，但有一隻人形使用魔。

她長有一頭紫髮，背上長有一對白色的翅膀，是一個使人聯想到天使的美人。

她有一雙很特別的眼睛，給人一種楚楚可憐的感覺，

即使是萬惡的妖魔，被她的眼睛盯著看，

就絕不忍心攻擊她。

至於「鴆」，則是典型的惡人，一個視殺戮為娛樂，仇敵滿天下的危險人物，

有嗜血癖。

他擅用單手劍，也是用毒的專家，

奸詐、毒辣，為求目的從不計較手段。

如果單計戰鬥力，鴆在當今世上可是一等一的。

和仁一樣，鴆也有一只美艷的人型使用魔。

她同樣有一頭紫髮和一雙翼，但這是蝙蝠翼。

她和主人性格相近，殘虐無道；

而且憑著一身妖冶的打扮和有懾人魔力的眸子，

她能夠迷惑任何人。

她和仁的使用魔都擁有非常驚人的生命力，

除非主人完全切斷魔力的供應，

或她們被強大力量使得身體化為灰燼，

否則她們只會長期陷入昏睡的狀態，

進行自我修復，

而不會輕易步上死亡之路。

至於「昇」，是最後一個人格，也是最神秘的一個。

他是我的心裡不明的部分，有關他的一切全是謎。

從沒有人知道他心中正在想甚麼。

唯一清楚知道的，是他嘗試維持我內心中的平衡，

以及設法引導我邁向一個完整的自我。

有好幾次鴆差點兒把仁消滅的時候，昇都成功制止了。

而由鴆對他驚懼的態度，可想知他的戰鬥力是十分出眾的。

三個人格中，只有昇沒有使用魔。

至於怎麼去融合這三個人格，狄斯沒有說甚麼，

只是著我早點入睡，說明天自有分曉。

由於沒有別的辦法，我只好半信半疑的照她的話做。

「主人，您嫌棄我嗎？」

果然，我又做了一個十分奇怪、但感覺很真實的夢：

我看見一個未知的映像。

一個男人面前站著兩個長有翅膀的女性。

其中一個長有一雙天使般的翼；

另一人則有一對蝙蝠翼，

正好是天使和惡魔。

那男人說：

「露，妳心腸軟，就去當仁的使用魔吧。

  他和妳一樣善良，容易受傷害，妳要以妳的力量保護他，知道嗎？」

那長有雪白翅膀的女性答道：

「主人，那您呢？」

那男子未有答話，便轉向另一人道：

「狄斯，妳去當鴆的使用魔。

  盡可能聽從鴆的命令，但要設法制止他殺仁。」

那長有蝙蝠翅膀的女性緩步上前，摟抱那男子，生怕他會消失似的。

過半晌，才答道：

「主人，您嫌棄我嗎？」

那男子輕拂她的秀髮，嘆了口氣，才鬆開她的手，緩緩轉身，望天道：

「不，只是有些事情我辦不到，唯有靠妳們。

  這次，就算是我的請求，好嗎？」

他續說：

「仁和鴆決不會知道這一切是我安排的，

但妳們將來也許會敵對。

我也明白我這個請求是有點過份，

但為了『我』，我很希望妳們能答應。」

蝙蝠女踏前一步，說：

「我服從主人的決定。」

另一女聽後也道：

「既然姊姊也應允，我也答應。」

「那麼我要做最後一個步驟。

  往後妳們應不會記起我，只會記住我給妳們的命令。」

然後白光一閃，一切映像都消失得無影無蹤。

再過一會兒，一個男人出現在我跟前。

我還未說話，他已解答了我心中的謎團：

「那是過去，我的過去。」

雖然我已知道答案，但我仍是問：「你是昇？」

他點了點頭：

「如果你想使我等三個人格融合為一，你可以去魔法學校看看。」

接著我就夢醒了。

（魔法學校？好，去看看也無妨。）我心道。

